
2019 年 4 月（总第 198 期） 

641  

文体艺术 

浅谈汪曾祺散文的趣、味、情 
◆徐娅棋 

（华北科技学院  河北三河  065201） 

 
摘要：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这位热爱生活的作家将笔下的

文字化为趣、化为情、化为韵，把世间的苦与甜都化成文字，滚成雪球，

留给我们的是一股清凉。本文将从趣、味、情三个方面浅谈对于汪曾祺

散文的认识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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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曾说“一个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绝无隐饰的可能，
提起笔来便把作者的整个人格纤维毕现地表现出来。”[1]作家的人
格气质、人生修养和审美趣味是可以反映到散文体式之中。想必
汪曾祺先生便是淡雅、风趣之人，才能写出亲切、自然，平而不
淡的散文。 

一、愉快的修辞： 
汪曾祺散文的有趣，不仅在于主题，更得益于修辞。特别是

对于比喻、拟人的运用，不成群结队，然而出现的便是点睛之笔。 
 

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 

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葡萄月令》 

静谧的文字一读，身心，便都静下来了。仿佛尘世已经不复
存在，只有“我”和“葡萄”。“葡萄睡着”，“我”看着葡萄。睡
着的葡萄一定有睫毛，睫毛上有星星点点的雪，那样剔透，那样
美丽，“我”不敢做声，连呼吸都要小心，生怕扰了她们的美梦。
那“雪”，也不知是谁“铺”的，像棉花，一定软软的，很舒服。 

 
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 

——《葡萄月令》 
此处，“树”睡得好好儿的，“风”却偏“摇”醒它，而“树”

被“惊醒”和手忙脚乱被精妙的“忙忙地”三个字概括。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哀！…… 
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涨破。“中

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
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
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
“漫灌”，整池子的喝。 

——《葡萄月令》 
在汪曾祺笔下，葡萄成了淘气的小孩子，这孩子能喝水，整

池子的喝，似乎都能听到“咕咚”“咕咚”的声音……最妙的是
“嘬”，婴儿嘬奶时，都是大口的，喝不到会哭，上气不接下气，
有时甚至会呛到自己……小孩子吃啊、喝啊的才不懂得节制，正
如葡萄一样，会把自己“涨破”。读者们看到的不是在“栽葡萄”，
而是在“与一群婴孩们斗法”。 

 
栗子的形状很奇怪，像一个小刺猬。栗有“斗”，斗外长了

长长的硬刺，很扎手。栗子在斗里围着长了一圈，一颗一颗紧挨
着，很团结。 

——《栗子》 
如今，正赶冬季时节，街上到处卖栗子，好奇地读了《栗子》。

栗子，当然吃过，难剥皮，内皮儿、外皮儿，都难剥，除此，并
没有其他的印象。如今才知，栗子竟然“像个小刺猬”？且是“很
团结””地“一个一个紧挨着”。我没见过，网上一搜，果然！不

禁感叹，以前竟不知栗子是如此“萌物”！貌似一个一个紧闭双
眼，努力地抱在一起，生怕被别人分开。 

 
坚果的外面大都有保护层，松子有鳞瓣，核桃、白果都有苦

涩的外皮，这大概都是为了对付松鼠而长出来的。 
——《栗子》 

松鼠，在我的印象里是极可爱的，尤其是俏丽的尾巴，可读
了这段，在萌物栗子和可爱松鼠之间，竟不知该爱谁了。尤其是
“对付”一词，惟妙惟肖，没有硝烟的战争便跃然纸上。 

二、精妙韵味的语言 
“语言的运用在散文中有着独特的色彩，故而人们将语言称

作散文的外表……可见语言在散文中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
[2] 。对于汪曾祺文章的语言，其家人也是很认同的，只有他的小
孙女不认同，因为当老师让她找花哨的辞藻时，在爷爷的文章中
却寻不到。的确，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词儿，只有字儿和味儿。 

汪曾祺习惯运用短句形成跳跃感，“他的句子往往并不是主
谓宾完整的句子，经常省略主语和介词。然而这种省略并没有造
成文字意义层面上的断裂，相反，反而更贴近生活化的表达。”[3] 

 
冬天，生一个铜火盆，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一会儿，

砰的一声，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抓起来，在手里来回倒，
连连吹气使冷，剥壳入口，香甜无比，是雪天的乐事。 

——《栗子》 
单音节字，“丢”几个栗子，不是“放”，显出了一家人围坐

或者蹲坐的随意与悠闲。“砰”的一声，一定是大家期待的，因
为栗子熟了，感觉就在读者耳边响起，“蹦”出一个裂壳的栗子，
读到此，有种要“躲闪”的感觉，“蹦”应该比“跳”更高、更
突然、更没有方向感，不知会不会伤到人。“抓”起来，不是“拿”，
“拿”没有迫不及待的感觉，而“抢”又破坏了雪天里静谧的和
谐……再看“来回倒，连连吹气使冷”，没有一个“热”字或“烫”
字，却觉得自己的手也被烫到，就连吃在嘴里也并不顺利，一定
是“丝丝哈哈”吃下去。简单的一个吃栗子，不仅是“吃”，更
是“玩儿”，不是文字，而是一段小视频。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

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
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 

——《胡同文化》 
70 余个子，12 句话，最短的句子只有一个字，还不是实词。

但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北京人的知足常乐，悠然闲适。尤其是最后
一个“嘿！”字，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水墨画。西洋画是再现，而
水墨画是表现，中国的水墨画，在简单的“黑”与“白”，“浓”
与“淡”之间，呈现出来的绝不是“像”，而是“神”和“韵”。
这个“嘿！”恰似一幅水墨画中远处的一抹层峦，勾勒出了北京
人那满意无比的神情和简简单单的幸福。 

三、字字是温情 
汪曾祺说过：“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

家常一点的。”[4]汪曾祺确实做到了，首先在主题内容方面，汪曾
祺写的是身边事儿；其次语言方面，从不奢华，就连他的小孙女
都说没有“词儿”。像聊天，甚至像“拉家常”，但绝对不啰嗦。
此外，他的描写从不渲染情绪，却字字都是温情。比如写他的老
师沈从文先生那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沈从文先生，中国著名作家。当一个人被称为“家”时，往往禁
锢了人们对于他的想象。就好比现在孩子们心中的鲁迅先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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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陈丹青有言：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
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作家、大家、文学家……禁
锢了我们对一个作家的想象，而汪曾祺笔下的《沈从文先生在西
南联大》，却像是从一个老头儿的嘴里，听到了另一个老头儿的
故事，既遥远又亲切。 

这个故事不是在讲述一位“文学家”，而是身边一位普通老
师，这位老师普通话不太好，“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
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于是，这个
老师立刻生动起来，因为他没有了常规的脸谱，而是有缺点的老
师。这老师没什么花里胡哨的本事，“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
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学生深深体会
到了老师的“谦和”与“诚恳”。且这位老师传授的不仅是一时
的“知识”，若能听懂“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更是能得到
受用一生的“学问”。老师的伟大之处不就在于此吗？ 

这位老师是负责的：“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
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
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
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
好些纸卷。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  

这位老师是无私的，尽管“为了防止超重太多，节省邮费，
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只剩下纸芯。”，可是他还是坚持把“学
生习作写得较好的”“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而且，沈从文爱
书，却舍得借书，即使不还也可以。“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
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老师自己过得自然是简朴了很
多，但是对学生，他是无私的。 

尽管汪曾祺说“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我几乎全都忘
了……”，但散漫悠闲的叙述中，流露着与老师相关的记忆的点
点滴滴。时隔 40 年了，他依然记得老师“用夺金标毛笔，筷子

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
裁断”的细节，依然记得老师有时吃米线的时候“加一个西红柿，
打一个鸡蛋。”，依然记得那“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
度……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的“无机心、少俗虑。”的沈从
文气质！ 

这些“细枝末节”，没有抒情豪言，却字字都流露着怀念，
尤其是最后一句：“沈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
年。一晃，四十多年了！”多少怀念不言中。  

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
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且“韵”中不失“趣”。他
从不堆砌辞藻，跳跃的文字中没有拖泥带水，汪曾祺的语言不过
于抒情，可偏偏却渗透着“情”字。 

他所营造的是一种“桃花源”的意境，不是仙境那般不食人
间烟火，而是叙述与交代，他把世间的苦与甜都化成文字，滚成
雪球，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一股清凉。 

参考文献： 
[1]吴义勤,王景科.中国现代散文小品立论研究十六[M].济

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152 
[2]王景科,宋鲁平.中国散文创作艺术论[M].济南:山东教育

出版社 2002:269 
[3]王阳阳.论汪曾祺散文的平和特质[D].山东师范大

学,2013:37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卷四[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272 
 
作者简介：徐娅棋，女，朝鲜族，1988 年 4 月，内蒙古人，

华北科技学院，助教，中国传媒大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
现当代文化与文学。 




